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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元昆

在我的影集里，有一张半个世纪
前，我和朋友在聊城地委办公楼前的
留影。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想
起这座大楼与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的故事。

这座地委办公楼，是20世纪50年
代末修建的。它中间有四层，两边有三
层，气势宏伟。然而，地委机关一直在
古城区，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迁到
这里。为了改善办公条件，90年代初，
这座大楼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
层，中间变成六层，两边变成五层，才有
了现在的规模。随着聊城撤地设市，地
委也随之改称市委。

说到这座大楼，就不能不提到一个
彪炳史册的人物——孔繁森。孔繁森，
是堂邑镇五里墩村人，1944 年出生，
1961 年应征入伍，1966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68年退役后回到聊城，曾担任
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79
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援藏工作，任
岗巴县委副书记，一干就是三年。1988
年，已任聊城行署副专员的他，又一次
踏上雪域高原，任拉萨市副市长。1992
年，他任期已满，本应回到家乡，可他因
为工作需要，又留了下来，到更艰苦的
阿里地区任地委书记。1994 年，他不
幸因公殉职，年仅50岁。

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就在这座办
公楼的第二层。1975年3月至1979年
4月，孔繁森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我
从老前辈玄先昌的回忆录中得知，当
时，孔繁森住在光岳楼北老地委宿舍，
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在上下班的
路上，他遇到许多熟人，有的打个招呼，
有的说几句话。他的办公室在地委办
公楼二楼东边，办公室的钥匙他从来不
带，就放在门框上边。他进办公室的第
一件事，就是拿起拖把，除了拖自己屋，

还会把二楼走廊的地板也拖完。
孔繁森平易近人，没有架子。那时

候，他的家属还在农村。午饭时，他都
是到办公楼后边的机关食堂去打饭
吃。有时，他拉上家属同是在农村的同
事玄先昌，到后边的地委院里找饭吃；
去得最多的，是到陈孝忠家里吃地锅大
包子。

孔繁森心地善良，乐于助人。那
个时候，他的工资只有 50 多元钱，可
他总是慷慨解囊。玄先昌的外甥女
生病，孔繁森主动帮助联系结核病医
院；住院期间，他多次去看望，并资助
钱和粮票。

孔繁森为人周到，交友广泛。他的
办公室里经常坐满了人，不是天南地北
的好友，就是地委大院的人员。每年大
年初一下午，他就拉上玄先昌，到地区
医院的郑福增、孙世瑞、李福伍等专家
家里去拜年。王国生刚从东阿调到聊
城地委宣传部时，住在地委第一招待
所，孔繁森叫上玄先昌，到招待所去看
望他。援藏干部宋来军、郑经石回聊
后，孔繁森率人到他俩家里去看望。孔
繁森在部队的老领导倪汉章从哈尔滨
来到聊城，返回时，孔繁森让玄先昌把
老领导送到泰安。

孔繁森敢于担当，亲民爱民。1975
年10月至1976年10月，孔繁森率领工
作队，到高唐县赵寨子公社蹲点包村。
他骑着自行车，携带一把铁锨，经常到
各包村点，与群众一起劳动。他深入基
层，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
难。当得知群众在自家院子里种菜，有
人以种种借口要拔掉时，他主动和公社
领导交换意见，形成共识，保住了群众
的劳动成果。

孔繁森尊重老人，关心老人。在高
唐县赵寨子公社包村期间，他骑着自行
车跑了 50 多里，去看望同事王克玉的
父母。玄先昌的父亲住在地委院内，孔

繁森经常到家里去看望；1979年4月25
日第一次进藏前，他专门登门向老人家
告别。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调到聊城地
委党史办公室工作，办公地点就在地委
办公楼的三楼西头。那个时候，孔繁森
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编撰的党
史书籍中，也收录了他的事迹。1994
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考察途
中，因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孔繁森因公
殉职后，全国掀起了向孔繁森学习的热
潮。孔繁森精神也激励着我兢兢业业

做好本职工作。
如今，我已经退休多年，参加了聊

城老干部组织的晚晴联谊社，经常聆听
老前辈陈孝忠、玄先昌、刘继孟、郭月
才等讲述孔繁森的感人故事。每当
从那座办公楼旁经过时，我都会凝视
二楼东头的那扇窗户，脑海里浮现出
孔繁森生动鲜活的形象。在我的眼
里，这座办公楼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
建筑，因为它承载了我由衷的敬意与
沉甸甸的思念。

（图片由作者提供）

办公楼前的思念

□ 刘爱新

1995 年 10 月，我到冠县东古城镇
联合校工作，单位分给我一间老瓦房作
为办公室兼宿舍，没想到我在这间房子
里一待就是15个年头。

我住进这间房子时它已经有三四
十年的房龄了，不知更换过多少任主
人，门窗风化得很厉害，有的地方甚至
一碰就碎了。

这间房子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为
了保暖，每年初冬时节就要在窗户上用
图钉钉上塑料布，等第二年春暖花开时
再去掉。由于长年累月地钉图钉，窗棂
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钉眼。夏天漏雨
时我会先用脸盆接住漏下来的雨水，等
雨停后再爬上房顶，寻找漏雨的地方，
一般漏雨的原因是瓦有裂缝或者瓦与
瓦连接的地方有空隙，这就需要更换新
瓦或者覆盖塑料布。

住瓦房最难熬的季节是冬天和夏
天。冬天由于房子密封不好，虽有蜂窝
煤取暖，屋内温度还是很低，有时脸盆
里都会结冰。生蜂窝煤时，需要在煤炉
上安上烟筒，把煤球燃烧产生的有害气
体排出室外。在住瓦房的最后几年，我
们买了个能烧大煤球的炉子，带了几组
暖气片，这让屋中暖和了很多。

由于电线线路老化，室内不能安装
空调，夏天只能靠电风扇降温。为了防
止蚊子前来偷袭，还要装上蚊帐。闷热
的夏天，睡在通风不畅的蚊帐里，经常
热得浑身是汗，热醒是经常的事。有时
蚊帐没关严，就会偷偷钻进几只蚊子，
咬得人脸上、胳膊上都是包，又痛又
痒。它们得意忘形地“作案”后，不知道
离开现场，早晨起来就会被愤怒的“受
害者”一巴掌拍死。

瓦房内的害虫除了蚊子外，老鼠也
是心头大患，衣服经常被它们咬坏，食

物也经常被他们祸害。后来我向邻居
家要了只猫，有了猫，老鼠就不见了踪
影。可是猫帮我们捉老鼠也是有代价
的，有时它对我们给它的食物不满意，
就自己在家里找吃的，当盛饭菜的碗橱
门关闭不及时或者关闭不严时，它就设
法溜进去乱搞一通，害得我们只得再苦
想防范猫偷吃的措施。

不知什么原因，瓦房的水泥地面经
常返潮，晴天还好，如果赶上连续几天
阴雨天气，地面就会湿漉漉一片，屋内
物品不拿出去晾晒就会发霉。后来在
地面上覆盖了一层塑料布，塑料布上面
又加铺了一层地板砖，地面潮湿的状况
才有好转。

由于房屋老旧，窗户又小，室内采
光不足，晴天还凑合，阴天就不行了。大
白天屋里昏暗得看不清书本上的字迹，
想看书的话就得开灯，或者到室外去。

虽说老瓦房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

的地方，可它毕竟与我们朝夕相处了多
年，我和爱人在这里从青年走向中年，
孩子在这里从牙牙学语到上了初中，这
里留下了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室内的
角角落落无不见证着家庭的温馨与和
睦。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开始寻找新
的住所。2010 年初，听说镇上开发了
新楼房，我就跑去看。楼房销售人员
热情地带我参观，新楼房让我眼前一
亮，它具备老瓦房没有的诸多优点：
室内宽敞明亮，地面干净整洁，通风
效果好；门窗封闭严实，苍蝇、蚊子和
老鼠进不来……

新楼房和老瓦房，简直一个是白天
鹅，一个是丑小鸭，差别显而易见。于
是，我毫不犹豫地交上了房款，拿到钥匙
后，安装了简单的厨卫设备，恋恋不舍地
告别了相伴多年的老瓦房，搬进了新楼
房，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我住瓦房那些年

20世纪70年代初，作者（左）和朋友在地委办公楼前留影


